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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已经不能满足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发展需求，民语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升学、就

业及社会流动中由于语言适用度低常受阻碍。这些青少年又因为语言的局限性，影响了其对中华

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发展改革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双语教育资源发展程度逐步进行民汉

合校，统一体制，统一教学标准，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教学媒介，使学生获得平等的语言教育

资源，拥有同等的语言竞争基础。同时，尽可能提供不同组合的双语课程，以满足不同民族学生

学习本民族语文的文化需求，鼓励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选修少数民族语言，打破单一民族建

制班级，促进不同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提高不同民族学生的多元文化适应度。 

（七）强化舆论引导和媒体责任 

新加坡大众传媒在多元族群文化建设和国家公民意识塑造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通过不

同的族群语言，不断地宣传多元族群和谐和新加坡国家奋斗历程，把个人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

起。 

我国大众传媒在涉及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时，普遍有两个特点：一是特别强调少数民族与汉

族的文化差异，将少数民族“脸谱化”、少数民族文化“猎奇化”；二是普遍缺乏对国家民族政

策的理解、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真实生活的认识。大众传媒应该在涉及民族关系和民族问

题时负起责任，更好地发挥宣传作用。媒体要报道和展现真实的少数民族、与时俱进的少数民族，

而不是“异化”少数民族，更不能一味给少数民族文化贴上“部落风”标签。媒体从业者应该以

普及性知识学习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我国的民族政策；专门制作、采写涉民族题材

的媒体从业者应该有更为全面、专业的知识体系。 

 

 

 
【网络文章】 

族群接触与国民认同 

──来自印尼族群迁徙实验的证据 
https://mp.weixin.qq.com/s/UVSsPu86fhrLHtIFKnkkBw（2020-8-4） 

贺嵬嵬 

 
印度尼西亚 

群际接触会带来族群之间怎样的互动？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在人口跨区域跨国境流动的当

代更具有现实意义。一批学者认为不同文化的接触导致冲突；也有观点认为群体的接触会产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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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增加好感；第三种观点则提出当不同族群出现在同一个空间时，会各自抱团，起不到整合的作

用。Bazzi 等 4 位学者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借助印尼 1980 年代一次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实验，

实证检验了族群接触的后续效果。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拥有超过 700 个语族，自独立以来，如何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

就是统治者关注的目标。其中人口重新安置被认为是有效的手段。在这个背景下，1979-1988 年

政府从爪哇、巴厘岛等地动员了约 200 万志愿者，将他们安置到外岛新建的 817 个农业村庄里。

由于时间紧任务急，政府来不及对于安置进行详细规划。此外，政府还限制了土著的人口流动，

因此移民安置的村庄中新老住民的结构具有外生性（图 1）。 

 
图 1、印尼的移民运动。绿点是接收移民的村庄。 

 

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认同选择模型，用以刻画国家认同的形成。当村庄中有众多小族群时，个

体将选择使用国家认同（如使用官方语言）来解决协同问题。但是当村庄中存在几个大族群时，

族群的对立变得重要，从而会减少国家认同。也就是说，当村庄中族群分裂（fractionalization）

时，有助于国家认同形成；但是族群极化（polarization）时，族群认同更能提供保护（图 2）。

如果族群之间形成隔离，则群际接触减少，族群构成对于认同的影响也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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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印尼移民村庄示意图，图上每一点代表一个村庄。 

横轴为该村庄的族群极化程度，纵轴为该村庄的族群分裂程度。 

颜色表示在家中使用印尼语比例，绿色代表比例高。 

 

研究者主要依据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普查数据涉及家庭使用语言。由于

印尼的官方语言印尼语是一种马来语方言，印尼独立前的 1928 年使用人口仅占 5%。在调查数据

中，在家中使用印尼语与国家认同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在家中使用印尼语有助于国家建设。 

数据结果与理论预期一样，族群分裂每上升 1 个标准差，在家中使用印尼语的比例提高

12.9%。族群极化每上升 1 个标准差，使用印尼语的比例减少 8%（图 3）。其他两个代表认同的

指标：跨族群婚姻和给孩子取名（有的姓名更具有族群特征）的数据分析结果与使用印尼语的结

论一致。个体调查和村庄数据还表明，更高的族群极化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信任、社区活动参与和

再分配，由于公共品的减少和族群冲突的增加，最终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图 3  横轴代表族群分散程度，纵轴代表族群极化程度。 
颜色代表在家使用印尼语的比例，其中绿色表示比例高。 

 

具体到族群结构对于个人的认同选择的机制，研究提供了三条路径，包括（1）居住空间上

的区隔，（2）族群之间的不平等，（3）语言的差异度。以空间区隔为例，借助印尼人口普查提

供的详细空间信息，研究者发现其他族群越是在居住空间上接近时，移民村的村民在家使用印尼

语的比例越高。而居住空间上的隔离本身不但影响了印尼语使用，对于族群分散和极化的影响也

有消减作用。除了居住空间，族群间的不平等和以语言等指标衡量的初始差异程度也会同样起到

影响接触的作用。本文对于我们理解不同族群如何接触互动提供了新的证据。 

 

文献来源:  

Bazzi S, Gaduh A, Rothenberg A D, et al. “Unity in Diversity? How Intergroup Contact Can Foster 

Nation Build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 (11): 3978-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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